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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衍德 王強

一個有文化的新移民群體
——重溫我的《旅菲日記》（三）

刺桐風華：
從泉州出發，對話世界

在我的《旅菲日記》
中有這麼一段話：「下午剛
睡醒，曾榮權來訪。他是個
氣宇軒昂而穩重的人，看得
出因為成功而充滿自信，但
又是吃過苦的因而謹慎。」
（1992年4月18日）他是我

接觸到的第一位「知識化新移民」，也是
他引領我走進他在馬尼拉的「朋友圈」。

說起這樣一個新移民群體，有必要多
說幾句。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從中國大陸向
海外的移民，與此前和此後的移民相比，
均有不同。19世紀中葉以降的華人移民，
多半是文化水平較低的出賣體力的移民。
而八十年代以後的移民，則是改革開放大
潮推動下的新式移民。介于二者之間的移
民，其特點，一是人數少；二是發展型移
民多于生存型移民；三是出國後自主創業
者不在少數。總之，這一批新移民的文化
水平明顯高于他們的前輩，這突出地表現
在他們的企業經營管理能力上。在我採訪
的菲華各界人士中，就有具備這些特點的
有為之士。

本文開頭提到的曾榮權，是這一新移
民群體的代表人物。據我的日記，1992年5
月29日和1993年2月25日，我與他進行了兩
次長時間的訪談，其中第二次是他「帶我
參觀了他的廠，介紹了各道工序」，邊看
邊談。那是一家製造音響設備的工廠，佔
地1400平米，設施先進，在當時全菲5家同
類廠商中排名第三。1976年他移居菲島，
在親戚的廠裡摸爬滾打，歷盡曲折，至
1990年分家獨立，且發展很快。「是什麼
動力使我這樣不怕挫折，幾次從頭幹起？
我只能說是逼出來的」；「在國內吃過苦
的人到國外後也才能吃苦，才能有這樣經
得起失敗考驗的意志」。他1966年高中畢
業，受過完整的中學六年教育，又經過上
山下鄉的磨練，這為他積累了創業的無形
資本。

曾榮權帶我採訪的第一位朋友是莊紫
棟。我在日記中寫道：「莊十分健談，他
是使人不會產生隔閡的那種人。莊是福建
師大數學系畢業的，又會做生意，可謂聰
明人也。」（1992年5月1 日）雖然在創業
起步階段得到其弟的不少幫助，但他從事
的椰油業是菲國的大產業，競爭激烈且受
政治影響，所以一切只能在實踐中摸索前
行。他說「只要價格合理，品質好，講信
用，就不怕什麼人來競爭」。

在訪談中，他這樣分析批發—零售
與價格—贏利的關係：「做批發才能有一
定的量，但批發價跟著市場行情變動。做
零售，價格不一定與市場行情聯繫得那麼
緊密。若遇市場油價下降，可通過零售來

彌補一點。」他的數學專業顯然有利于
他在商場上以智取勝。同時他的情商也很
了得，所以他才能適應錯綜複雜的政商關
係。

曾鐵鋒的故事又是另一番景象。這位
出身于同濟工科的大學生，畢業後分配到
福建生產建設兵團，數年後因父親的關係
移居菲國。但父親與菲婦另組有家庭，無
法全力關照他。起初他與人合開汽車零配
件廠，後來因應市場需求轉產小型家用電
器。他懂技術，又潛心經營，產品種類不
斷增多，品質不斷提高，在國際市場上也
贏得聲譽。之後他又將經營範圍擴大到貿
易。他說「我感到在生意場上能有所成就
的人，是那些比別人站得高看得遠的人，
有預見性的人。另外就是要有進取心，工
作要十分努力。」他又說成功的基礎是能
吃苦。「我在沙縣砍竹子時因幾個月都用
鹽下飯，臉都浮腫起來。」在國內吃苦的
經歷，支撐著他在出國後一路走過來。

除了以上諸位，還有劉德明、曾福
應、吳幼源等人，都在我的日記和採訪中
留下深刻的印記。限于篇幅，本文無法逐
一介紹這些成功人士。但我要說，我與他
們的接觸並不限于採訪，與他們的聚會也
是瞭解其人其事的好時機。據我的日記，
1992年8月的兩次菲律賓廈門一中校友會
聚會，我都參加了。曾榮權、莊紫棟和我
都是一中校友。榮幸的是，時任中國駐菲
大使黃桂芳先生也是一中校友，他也出席
了那兩次聚會。在無拘無束的交談中，我
對他們的個性和經歷有了進一步瞭解。這
對我的研究很有好處。回國後我寫了一篇
「菲律賓華人知識化新移民的特點」，發
表于中國僑聯的《華僑華人歷史研究》。
此文的材料即來自我對他們的採訪及日記
的記敘。

這些有文化有作為的新移民，在我採
訪的菲華各界人士中，與我的思想感情最
為接近。由于年輕時在中國的經歷，他們
與我有許多共同語言。儘管他們當中有些
人在出國前曾遭遇不公，但出國後仍對中
國充滿感情。

因此他們對我的研究深表理解。1998
年，當我的《現代中的傳統——菲律賓華
人社會研究》一書完稿但出版經費無著
時，他們中的幾位人士慷慨解囊，為我解
了燃眉之急。

據我所知，他們對社會公益事業也是
毫不吝惜地予以支持的，而不問其所需之
處是菲律賓還是中國。這樣一個有文化的
新移民群體，其心胸之寬廣，已經容得下
整個世界。所有這一切，均難于言表。本
文所引用的日記和訪談錄，僅能管窺其一
斑而已。

近日，筆者受邀至福
建泉州聚龍外國語學校，
與八百餘名師生分享關於
泉州文化傳承與個人創作
的心路歷程。站在這座國
際 化 的 校 園 裡 ， 感 受 著
「陽光、微笑、向上」的

濃厚氛圍，仿佛看到了這座千年古城最富
希望的未來。此次分享，旨在通過三個層
層遞進的故事，探討如何在全球化時代傳
承與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特別是泉州作為
「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所蘊含
的開放、包容精神。

第一章：尋根刺桐 
—— 對抗遺忘的文化長征
宇宙萬物皆有其運行規律。1977 年

發射的旅行者號探測器，終將在無盡的宇
宙中耗盡能量，歸於沉寂。這揭示了一個
科學法則 ——「熵增」，即萬物自發地從
有序走向無序，從清晰走向模糊。歷史的
長河亦是如此，許多偉大的故事若不加以
記錄，便會被時間的潮汐淹沒，最終被遺
忘。中華文明強調「立言」，正是通過文
字的力量，對抗這種不可逆的遺忘趨勢。

多年前，筆者在海外研讀時，讀到關
於泉州籍學者吳文良先生的事蹟。他受師
長啟發，耗費畢生心血收集散落在民間的
宗教石刻，為泉州的多元文化留下了寶貴
見證。國外學者對他的敬意，深深觸動了
我，也為我樹立了榜樣。

2014 年，我回國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的絲綢之路研究工作，並於 2016 至 2017 
年間借調至泉州申遺辦，親身參與申遺工
作。然而，當我向國際友人介紹泉州時，
許多人竟聞所未聞。那一刻，我真切感受
到「文化熵增」的力量 —— 一座曾輝煌的
世界第一大港，正在被世界遺忘。這份遺
憾催生了我強烈的願望：我要用筆對抗這
種遺忘，將泉州的故事清晰、生動地呈現
給世界。

於是，我開啟了長達六年的「尋根之
旅」。即便泉州在 2018 年申遺受挫，也未
曾動搖我的決心。在杜杜迪安博士與潘維
廉教授的支持下，我深入研究，遍訪 22 處
世界遺產點，並遠赴東南亞、印度、摩洛
哥等地，追尋泉州文化的海外印記。

這個過程充滿艱辛與驚喜。古代航
海者「牽星過洋」的大無畏精神，馬來西
亞華總博物館「無私無畏，不折不撓」的
標語，都給予我巨大的精神力量。我將這
些感悟與研究成果，凝聚於《刺桐風華錄 
—— 泉州與海上絲綢之路》一書。在泉州
申遺成功前，該書的中英文版便已獲得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網站的推薦。

這本書，是我寫給泉州的一封「對

抗遺忘的情書」。它記錄了泉州的輝煌，
也寄託了我對這片土地的熱愛。通過這本
書，我深刻體會到聚龍學校「知行合一」
的校訓 —— 唯有親身行走、感受，才能真
正理解歷史，用行動對抗「熵增」。

第二章：文明方舟
 —— 泉州的世界遺產密碼
泉州為何能成為世界遺產？其「突出

普遍價值」（OUV）的核心，在於它對抗
「熵增」的偉大實踐。宋元時期的泉州，
「漲海聲中萬國商」，來自世界各地的商
船匯聚於此，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們
和諧共處。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
度教等多種文化在此交融共生，形成了一
個高度有序、和諧的文明生態。這在一個
自然趨向於衝突與隔閡的世界裡，堪稱偉
大的「反熵增」奇蹟，是一座在混亂海洋
中航行的「文明方舟」。

九日山下，印度高僧拘那羅陀（真
諦）面對浩瀚大海，達到「物我兩忘」的
境界。這啟示我們，真正的智慧在於超越
狹隘的自我，擁抱無限的世界。泉州的開
放包容，正是這種智慧的體現，它證明了
不同文明可以相互成就，而非必然衝突。

這與聚龍外國語學校「培養具有世
界眼光的現代中國人」的辦學目標不謀而
合。學校匯聚了來自五湖四海的師生，大
家互相學習、尊重，這不正是對泉州海洋
精神的最好傳承嗎？學生們如同生活在一
個現代的「刺桐港」，從小培養擁抱世界
的胸懷，學習創造連接，而非製造隔閡。

第三章：少年擔當 
—— 點亮文明的燈塔
泉州申遺的榮耀屬於過去，更屬於

未來。傳承這份多元包容的精神，是我們
這一代人的責任，更是年輕一代未來的使
命。

正如余愷庶校長所言：「最好的演
算法無法替代深情擁抱，最強的算力算不
出靈魂重量。」在 AI 時代，我們更需守
護人性的光輝與文化的溫度。泉州的世界
遺產，正是這樣一份有溫度、有靈魂的禮
物。

希望年輕一代能成為「陽光上進、文
明守紀」的少年，將文化自信內化於心，
外化於行。在未來的學習與生活中，學會
尊重差異，擁抱多元，成為中華文明與世
界對話的新一代使者。

刺桐花開，海絲情長。願泉州的故事
在年輕人心中生根發芽，泉州的精神成為
他們人生最寶貴的財富。願他們都能成為
「反熵增」的少年，用智慧和行動對抗遺
忘，消除隔閡，創造一個更加有序、美好
的世界。願他們成為點亮文明燈塔的人，
讓泉州的光芒，照亮人類共同的未來。

陳理華

曾經榮昌盛繁的重歷村
跟著魏氏宗親走了好

幾個村子，目的是收集有關
魏氏的家風、家訓和特別傑
出的人物以及相關的傳說、
民俗……可是幾乎沒什麼大
的收穫。

直到走近地處偏僻，
四面環山，林木蔥鬱，空氣

清新的重歷村。聽魏建兵提了糠殼山這三個
字，才讓我們覺得也許就要找到某條可以進
入的路口了。

進得有點凋敝也有點清冷的村子，一
行人在魏建兵的帶領下，沿著那座位于村子
當中糠殼山，差不多走一圈後。如今為了保
護，已被綠色欄柵住的。來到村中央時遇到
了耄耋之年卻精神矍鑠的陳文亮老先生，他
是村裡早些年的書記。魏建兵說老人八十多
歲了，騎起摩托來還如年輕一樣豪橫得很。

當我們問重歷村名的來歷時，這睿智的
位長者也和之前見過的村民一樣搖頭表示不

知道。就在我們感到失望的同時，老人接著
就來了句：「砍不盡溪頭山上的村，買不完
重歷穀倉的米。」

「有故事！」不知是誰地叫到，大有
一種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的驚
喜。因為從老人下半句話裡，我們彷彿看到
希望，看到了目的，看到了倒在陽光下金黃
的稻穀……我自言自語地說著：「這是一個
最接近魏掞之故事的村子。」

魏掞之何許人？據史書記載：在當時的
宰相陳俊卿舉薦下，魏掞之以平民身份進入
朝廷謹見皇上，盡力上言國家的當務之急，
要意是勸勉皇上把修養德行、修正民心、培
養士人節操作為復興國家的根本。皇上讚許
並採納了他的建議，賜給同進士出身，讓他
擔任太學錄。

老人繼續說道：「在宋代重歷村有個大
糧倉，周圍村子的糧食都會彙集到這兒來。
做糧食生意的陳書榮，他可以左右當地糧食
的價格。因為此人與當時的轉運史是結拜兄

弟。
不是聽說這裡原先都是姓魏的人家嘛，

怎麼又來了個陳姓生意人？
有人解釋說，先前這裡住的都是魏姓

的，後來有戶人家招了陳姓駙馬，之後村裡
才有了姓陳的人家。

村裡的糧食通過距離這裡不遠處的麻陽
溪這各水路，運往全國各地，而外面的大石
條就用空船運回建陽出售。有錢人蓋豪宅，
就向他們買大石條。可以說是豐富的底蘊與
富庶的民眾才創造出閩北古民居的特色。聽
老人這麼一說大家恍然大悟，閩北本地不產
那種大青石條，而現在可以看到古老房子大
門、石階或有的村道上的巨大青石條，就是
通過這種方式從遙運的地方逆流而上，來到
閩北的。原來那些光滑而笨重的青石條是這
樣來的。

接著魏尚人老師說，這麼規模巨大的糧
食加廠，可能與魏掞之社倉有關……魏掞之
當年的一切功績，或者說他是怎樣建社倉，
他那些社倉的糧食從何而來，都已無法從故
紙堆或民間記憶裡去查得證據。當一切的轟
轟烈烈趨于平淡甚至消失在歷史某個深處無
處找尋時，我們只能猜測。歲月的行走讓想
像中的一切顯得那麼的凜然而遺憾。只能說
是殘酷歷史留給後人的一聲長歎。

站在陳老書記門前路上的那會兒，我的

思緒也開始飛揚，好像看到宋時村裡碾米時
的場景來。那挑糠殼的工人用兩個篾制的半
人高的大竹簍挑來粗糙的穀殼傾倒于現在的
糠殼山處。一日日、一年年，一代又一代，
日積月累漸漸地造出兩座糠殼子山。當年，
糠殼子山，這裡每天不僅會引來眾多的鳥雀
來覓食，也會引來眾多的古村居民吧？鳥雀
被人們趕得飛到遠遠的樹上嘰嘰喳喳抗議
著，不管不顧的人們則在糠殼山頭忙開了。
他們把糠殼用畚斗或土箕裝回家去擁火種。
這樣出門勞作，中午回家時放在鍋裡的飯菜
就不會冷掉；或做豆腐乳時在篩子的外圍鋪
上厚厚的糠殼助其發酵；釀紅酒時酒罈的底
部都用糠殼堆起來，一是可以減輕酒罈與地
面的直接接觸，二是能讓溫度保持在一定的
度數上；心靈手巧的村民還會把糠殼燒灰，
用以做肥料或做米粿灰蛋之類的美食輔佐材
料。就是這樣物盡其用，這裡的糠殼還是堆
成了兩座大山，可見當時這兒加工糧食之
多，之繁華……

望著那在村子中間和對面的像不老的傳
說的兩座糠殼山，微風中似乎聞到了晶瑩白
米的天然純香。再仔細看村子裡那些依然殘
留的波瀾不起的封火牆或古老的條石青磚，
或那些高門宅院倒塌留下的闊大地基……它
們在安然平實中彰顯出一種精神上的昇華，
無言地訴說著重歷村曾經的榮昌盛繁。

劉先衛

校外施暴非「無關」，教育部門豈能置身事外
寧夏銀川一名小學生因

拒絕「借」出電動三輪車，
慘遭9名學生圍毆、辱罵，
甚至被脅迫進入家中翻找財
物。這起發生在今年3月的
未成年人暴力事件，不僅讓
受害學生小澤（化名）身心

受創，更因後續各方的處置態度，引發了公
眾對未成年人保護的深層拷問。

據媒體報道，事件發生後，警方根據施
暴者年齡作出了差異化處罰：8名未滿14週
歲的施暴者不予行政處罰，僅責令監護人嚴
加管教；1名14至16週歲的施暴者被處以行
政拘留12日，卻不送拘留所執行。然而令人

寒心的是，截至目前，所有施暴者均未向小
澤及其家長道歉。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小
澤所在學校的家訪淪為「試探家長態度」的
形式，當地區教育局面對家長求助時，竟以
「事發校外」為由，直言「與其無關」，這
一冷漠表態也被記者錄音證實。

公眾的憤怒，不僅源于施暴者的囂張
行徑和輕飄飄的處罰結果，更源于教育部門
「事不關己」的冷漠姿態。很多人不禁想
問：難道只要事發在校外，教育部門就可以
卸下保護未成年人的責任嗎？答案顯然是否
定的。

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是各級政府及
相關職能部門的法定職責，這一責任從來不

會因「校內」「校外」的界限而割裂。我國
《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任何組織或
個人發現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情形，都
有權向教育等相關部門檢舉控告，而相關部
門必須依法及時受理處置。

這意味著，教育部門作為未成年人保
護的重要參與者，絕非「旁觀者」，更沒有
「置身事外」的理由。

更何況，此次事件的施暴者來自當地
不同小學和中學，這種跨校未成年人暴力行
為，恰恰需要教育部門主動牽頭協調，聯動
各涉事學校開展調查、教育和處置工作。
《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早已明確要求，
不同學校學生之間發生的欺凌事件，需在主

管教育行政部門指導下建立聯合調查機制。
這一規定，正是為了破解「跨校事件難協
調」的困境，而事涉區教育局事不關己的表
態，顯然與這一要求背道而馳。

未成年人的成長環境，從來不是「校
內」與「校外」的割裂空間，教育的責任也
不應被簡單劃界。教育部門的核心職責，不
僅是傳授知識，更包括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
是非觀、保護學生免受傷害。一句「與我無
關」，看似是對「權責邊界」的堅守，實則
是對法定職責的推諉，是對未成年人暴力行
徑的間接縱容。

此次事件給所有地方教育部門敲響了警
鐘：未成年人保護沒有「旁觀者」，更沒有
「校外例外」。

面對求助，唯有主動擔當、積極作為，
聯動公安、學校、家庭形成保護合力，才能
真正守護未成年人的成長安全，才能讓受害
家庭感受到公平與溫暖，也才能讓公眾看到
教育部門應有的責任與擔當。


